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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祠與反抗 
──論《夷堅志》與《聊齋誌異》五通故事的傳承及流變 
梁英芷 樂穎翹 
 
一、 引言 
 
五通，是盛行於江淅一帶的淫神，其神格主要是偏財和喜淫。宋代《夷堅
志》是首部記載五通的作品，收錄十數篇有關五通的文章。對於五通姦淫婦女、
作怪等行動，故事中角色既有接受，亦有反抗的一面。然而，流傳至清代，在
《聊齋誌異》〈五通〉和〈又〉兩篇中1，故事中所反映的反抗意識多於接受。
《夷堅志》和《聊齋誌異》反抗五通的側重點不同，與其目的相異有關；而涉
及反抗五通的力量，背後亦帶出不同的意義，現比較及分析二書有關五通的故
事，並兼論蒲松齡改寫五通形象的用意。 
 
本報告選取了《夷堅志》和《聊齋誌異》中有關五通的篇章。篇章如下： 
 
1. 《夷堅丁志》卷十三〈孔勞蟲〉P.647-648 
2. 《夷堅丁志》卷十五〈吳二孝感〉P.667-668 
3. 《夷堅丁志》卷十九〈江南木客〉P.695-697 
4. 《夷堅支甲》卷一〈五郎君〉P.717-718 
5. 《夷堅支甲》卷七〈鄧興詩〉P.765  
6. 《夷堅支甲》卷八〈王公家怪〉P.773 
7. 《夷堅支景》卷二〈會稽獨腳鬼〉P.890 
8. 《夷堅支戊》卷六〈胡十承務〉P.1098-1100 
9. 《夷堅支癸》卷三〈獨腳五通〉P.1238-1239 
10. 《夷堅支癸》卷五〈連少連書生〉P.1255-1256 
11. 《夷堅支癸》卷十〈古塔主〉P.1295-1296 
12. 《夷堅三志己》卷八〈五通祠醉人〉P.1364 
13. 《夷堅三志辛》卷六〈五色雞卵〉P.1427 
14. 《夷堅三補》〈花果五郎〉P.1802-1803 
                                                     
1
 本文所有《聊齋誌異》〈五通〉及〈五通．又〉之原文引用，皆選用張友鶴校對的《聊齋志異：
會校會注會評本》版本。張友鶴校，（清）蒲松齡著：《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十，頁 1417-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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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夷堅三補》〈護界五郎〉P.1803-18042 
16. 《聊齋誌異》〈五通〉 
17. 《聊齋誌異》〈五通．又〉 
 
二、 五通簡述 
 
在劉燕萍〈淫祠、偏財神與淫神—論《夷堅志》中的五通〉的論文中，詳
細地解釋了五通的來源。由於五通來源眾多，現根據《夷堅丁志》卷十九〈江
南木客〉和《夷堅支戊》卷六〈胡十承務〉，以文本去分析五通所流行的地方、
其名、來源、形象以及神格。 
 
首先，五通是流行於江淅一帶。〈江南木客〉中首句提到：「大江以南地多
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佹異，多依巖石樹木為叢祠，村村有之。」而且「二
浙江東」、「江西閩中」3等地也有五通的流傳，可見五通是盛行於江浙一帶，並
且風氣極盛，故每村都會有祭祀五通的廟宇。 
 
名稱方面，除了五通之後，還有其他的稱呼，而且其名符合文本中所出現
的形象。「二浙江東曰『五通』，江西閩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
者曰『獨腳五通』，名雖不同，其實則一。」4從不同的名稱中，可見五通之名
及其所顯示的形象有關，但本質都是同一樣的。 
 
五通的來源，經常與五顯混淆，實則卻是源自山猓。在〈胡十承務〉中，
看到五顯既是正神，又有正祠，但五通卻是「某等實非神，以饑餓所驅，遠投
賢主人。」5可見五通與五顯之別。另外，〈江南木客〉亦提到，五通的來源是
「所謂木石之怪夔罔兩及山猓是也。」6上面亦提到其祠多數依在巖石樹木附近，
又名「木客」，反映五通是源自山猓。 
 
五通的形象，分為原形和變形。五通的原形，〈江南木客〉中提到，「或止
見本形，至者如猴猱、如尨、如蝦蟆，體相不一，皆趫捷勁健，冷若冰鐵。」7
其原形主要是動物為主，加上〈江南木客〉記載了十三個有關五通的故事，當
中涉及五通姦淫婦女後，所誕下的有「鬼雛」、「青物」、「面目睢盱如猴」和
                                                     
2
 （宋）洪邁：《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647-648,667-668,695-697,717-
718,765,773,890,1098-1100,1238-1239,1255-1256,1295-1296,1364,1427,1802-1804。 
3
 同上，頁 695。 
4
 同上，頁 695。 
5
 同上，頁 1100。 
6
 同上，頁 695。 
7
 同上，頁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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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猴」8，從所誕下的鬼胎中可推論五通的原型主要是動物，而且奇醜無比。
然而，懂得變形的五通，「或為士大夫美男子，或隨人心所喜慕而化成。」、「變
幻妖惑，大抵與北方狐魅相似。」9可見五通具備改變形貌的能力，故其變形後
的形象多變。 
 
五通的神格，主要是偏財神和喜淫。首先，五通有令人突然富有的能力。
〈江南木客〉指，五通「或能使人乍富，故小人致奉事，以祈無妄之福。」五
通會給予某些人大量錢財，以得到好處，如姦淫婦女或完成建廟之求。然而，
五通是十分善變的，「若微忤其意，則又移奪而之他。」因此人們都對五通相當
尊敬，怕五通遷怒於其家。另外，五通「尤喜淫」的神格，亦是大量出現在有
關五通的故事。〈江南木客〉中有十三則故事，當中有十個故事都提到五通姦淫
婦女。五通所姦淫的都是美女為主，「所淫據者非皆好女子」，而且五通「交際
訖事，遺精如墨水，多感孕成胎」，故多產鬼胎，亦引證了五通喜淫的神格。10 
 
三、 分析二書書寫的傳承與流變 
 
1. 人類接受五通的表現 
由於五通會施偏財或給予其他利益，故不少人對五通均表現接受。在《夷
堅志》中，可見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去供奉五通。第一，人們建廟以奉五通。《夷
堅丁志》卷十三〈孔勞蟲〉中，五通表示「苟能祀我，當使君畢世鉅富，無用
長年賈販，汨沒風波間」，而男主人公便建廟以得其利，「劉固天資嗜利，頗然
其說，遽於屋側建小祠。」11第二，人們以香火作為供奉。《夷堅三志辛》卷六
〈五色雞卵〉： 「置所事神像前，益嚴香火之奉，自此家業小康。」12和《夷堅
支甲》卷八〈王公家怪〉：「鄱陽人王公，居魏家井側，好事邪神以求媚，至奉
五侯泥像於室，香火甚謹。」13透過香火的供奉，令供奉者一家都可從五通身上
得到好處。第三，是牽涉到人犧、動物的血肉祭和裸祭。《夷堅三補》〈護界五
郎〉：「（揚州僧士慧）過夜半，見惡少年數輩舁一人來，就殺之以祭，旋捨去。」
14當中的惡少年殺一人以祭五通，可見當時人們對五通的接受已發展至殺害人命。 
 
另外，〈獨腳五通〉一篇中提到以動物作祭品的血肉祭和裸祭，就如一個
神秘的儀式。〈獨腳五通〉中的主角「先必盛具奠祭，殺雙羊、雙豬、雙犬，并
                                                     
8
 （宋）洪邁：《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696。 
9
 同上，頁 696。 
10
 同上，頁 696。 
11
 同上，頁 648。 
12
 同上，頁 1427。 
13
 同上，頁 773。 
14
 同上，頁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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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血糞穢。悉陳列於前，以三更行禮，不設燈燭。」把動物連毛血作供奉，而
全家人都要裸身，「不論男女長幼，皆裸身暗坐，錯陳無別，踰時而退。常夕不
閉門，恐神人往來妨礙。婦女率有感按，或產鬼胎。」任由五通姦淫婦女，若
有不從，「旋抱病，與翁姑相繼亡。所積之錢，飛走四出，數里之內，感有所
獲。」15五通便會令你致死，或收回錢財。然而，為了得到利益，《夷堅志》大
部份有關五通的故事都以接受的態度面對，甚至迎合其喜好，例如〈獨腳五通〉
中的吳氏，以血肉祭和裸祭去供奉五通，即使有人因五通而遇害，主角不但沒
有反抗，反而是「吳氏虔啓謝罪，其害乃止。至今奉事如初。」16可見《夷堅志》
中人們對五通接受的態度。 
 
與《夷堅志》的故事相近，蒲松齡之前的五通書寫，故事涉及的人事即使
對五通不滿，亦會對五通接受，在《聊齋誌異》中，亦有描述受害家庭對五通
接受的一面。如〈五通〉一篇，趙弘一家對其妻閻氏被五通肆虐的態度，趙弘
「不敢問」、「視妻憊不起，心甚羞之，戒家人勿播」，又因「幸四郎不常至，約
婦痊可始一來」，而此無視五通對妻子帶來的傷害，繼續任由五通淫害其妻。至
於其妻閻氏，對於五通淫害自己一事，曾試以自殺反抗，但失敗告終。面對妻
子寧願自盡也不欲被五通壞其貞節的表現，趙弘卻不予理會。而家中婢媼於五
通到來時「不敢宿內室，悉避內舍」。由此可見，趙弘一家對五通的表現，如同
《夷堅志》的故事，是默許五通的表現。 
 
2. 人類反抗五通的目的 
《夷堅志》中，雖迎合五通之意，但亦有與五通反目成仇的情節，而反抗
五通的目的主要是因為五通危害生命或財產和宗教的關係。首先，五通雖是偏
財神，能令人驟富，但亦會因不合意而收回所給予的。當五通與人類的關係不
再和諧，開始影響其生活、生命和財產時，人們便會反抗五通。《夷堅丁志》卷
十三〈孔勞蟲〉中五通所賜的本是「金銀錢帛，贈餉不知數」，但因五通與主角
反目成仇，「明日，劉訪篋中，所畜無一存，不勝悔怒，謀召道士治之。」17可
見當五通不再給予利益時，人類便有反抗五通的行動。《夷堅支甲》卷八〈王公
家怪〉中，當五通作怪時，人類亦會有所反抗。「忽聞屋底有異聲，俄如人音，
晨炊未熟，飲食器皿自厨冉冉而行，直入後隙圃。人取之回，復去如故」、「物
怪仍前不止」。18另外，由於宗教的關係，包括道教和佛教，故對五通會有反抗
的行為。《夷堅三補》〈護界五郎〉中，「僧知為妖鬼，持錫拄杖擊偶像，碎其
頭。」19僧視五通為妖鬼，而「擊」這個動作可見其反抗。總結《夷堅志》反抗
五通的原因，最主要都是利益的瓜葛以及宗教的背景。 
                                                     
15
 （宋）洪邁：《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1238。 
16
 同上，頁 1239。 
17
 同上，頁 648。 
18
 同上，頁 773。 
19
 同上，頁 1803。 
164 
 
 
《聊齋誌異》反抗五通的目的是要「捍衛倫理道德」為主。如〈五通〉一
篇，萬生因「見一男子入婦（閻氏）室，疑之，捉刀而潛視之，見男子與閻氏
並肩坐，肴陳几上矣。忿火中騰，奔而入」，繼而殺下三通；木商某「苦要」萬
生到其家，是為了保護仍是清白之身的閨女被五通淫亂；至於被五通淫亂的家
庭，也為了免被五通破壞其家中道德倫理，「皆拜請一宿其家」。而〈五通‧又〉
一篇，金生也因「甥女既嫁，為五通所惑，心憂之」，向霞姑求救。如結合〈五
通〉、〈五通．又〉兩篇觀之，可見反抗五通的原因出於糾正社會的道德倫理風
氣。由〈五通）開首所引：「南有五通…為害尤烈」，該篇結尾：「吳中止有一通，
不敢公然為害矣」至〈五通．又〉：「則吳下僅為半通，宜其不足為害也」，可見
是個橫跨兩篇幅的反抗五通故事，與蒲松齡的書寫目的有所呼應。蒲松齡於
〈五通〉以「異氏氏曰」一名，道出其對五通的反抗原因，「惑俗已久，遂至任
其淫亂無人敢私議一語」，以「淫亂」一詞代表五通的行為，以表示對五通破壞
民間的道德倫理秩序的不滿。 
 
3. 反抗五通的力量 
《夷堅志》有關五通的故事中，其反抗五通的力量主要分為人力和宗教力
量。人力方面，在十五篇中只有一篇是人力的對抗，而且是失敗的。《夷堅志甲》
卷一 〈五郎君〉講述五通竊西元帥之子予一對夫婦，西元帥先拘捕該對夫婦，
後更對夫婦使用酷刑。然而，面對五通，西元帥是根本沒有直接面對的機會，
只可把反抗的力量施予在夫婦身上，更無力對抗五通劫獄和縱火的行為。最後，
「帥無可奈何，許敬祀神，不復治二人罪。五郎君竟據鄭氏焉。」20可見西元帥
這個人力反抗五通的失敗。 
 
宗教方面，《夷堅志》中以宗教反抗五通的故事是全部成功的，包括道教
和佛教的對抗，從中更可見文本突出宗教的威力。首先，道教中有使用反抗巫
術對抗五通。《夷堅支甲》卷八〈王公家怪〉：「後招道士治之，且禳且禱，為遷
像置城隍祠，於是始息。」21《夷堅志戊》卷六〈胡十承務〉：「將呼道士施法。」
22文中若出現五通作怪，主角均會找道士以施法，而道士更以反抗巫術作對抗。
高國藩認為「反抗巫術」是「巫術中使用物品及其扮演的驅邪者，對巫師欲反
對的對象具有明顯的反抗性質。」23《夷堅丁志》卷十三〈孔勞蟲〉中的孔思文
以隱身術和劍作為反抗物品以殺五通。文中提到孔思文「作法隱身，仗劍伏門
左」和「孔舉劍揮之，大叫而沒，但見血中墮黃鼠半體。」24《夷堅志景》卷二 
〈會稽獨腳鬼〉中的姚縣尉「精法籙，善治鬼」，面對五通，「姚為飛符約敕之，
                                                     
20
 （宋）洪邁：《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718。 
21
 同上，頁 773。 
22
 同上，頁 1100。 
23
 高國藩：《中國民俗探微：敦煌巫術與巫術流變》（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1993），頁 360。 
24
 （宋）洪邁：《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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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寂不至。」25飛符正是反抗巫術中的反抗物品，以此驅逐五通。其次，《夷
堅志》中亦有以佛教力量對抗五通。《夷堅三補》〈護界五郎〉中的僧先後「默
誦大悲呪自衛」和「監寺使持念火輪呪，其呪才七字，每念百十遍，神輒露現
形狀，比初時小低一寸許。」這樣便令五通無法作害，且愈變化小。最後，「僧
不答，閉目默誦愈精苦」，而五通更被「吹成灰灺，掃地無遣。」26總結《夷堅
志》反抗五通的力量，人力只是能作有限度的反抗，相比之下，宗教力量則成
為反抗五通的重點，而成功的反抗更突顯信奉宗教的價值。 
 
在蒲松齡筆下，反抗五通角色有別於前著的僧、道，而將其角色以主角姿
態出現，增加其個性等營造。《聊齋誌異》〈五通〉中，反抗五通的力量以人力
（萬生）為主。〈五通〉初對萬生的描寫，以「剛善猛射」形容，展現出其對抗
五通的力量和勇謀；後在木商家中以「意氣自豪」顯現其自負和豪爽的一面，
也是一種反抗惡勢力，不願服輸的性格。角色性格上對萬生的設定，儼如是注
定為滅五通而生。死於萬生手下的四通，文本當中對萬生如何將四通殺絕有詳
細的描寫，而其死後的原型亦有說明： 
 
五通 四通死因 原型 
第一通(淫閻氏) 「刀中顱，顱裂而踣」 「一小馬，大如驢」 
第二通(跟隨第一通) 「萬急發一矢，首者殪」 豕 
第三通(跟隨第一通) 「剁頸亦殪」 豕 
第四通(迫木商嫁女兒) 「以刀躍揮之，斷其一足，大
嗥而去……尋其血蹟，入於江
中」 
巨爪 
 
首三通被在趙弘家中被殺後，萬生聲名大噪，令餘下二通不敢為害，「居
月餘，其怪竟絕」，將五通弱勢的一面道出，竟懼於萬生而不敢作惡。有一通到
木高家中淫其女兒，見萬生竟「返身而奔」，將歷代對五通的欺負人類的態度轉
變，成為懼人之輩。這非前人之作可見之五通形象。由五通中三通死於萬生手
下之況可見：一，人終究是會對不合倫理之事作出反抗；二，即使是異類，人
類仍有辦法可以對抗，甚至有滅殺的能力；三，只要人類願意反抗，亦有決心
和能力作出反抗，自然可以打破宿命，不受妖物之要脅而能安居樂業。 
 
〈五通．又〉一篇則有別於前篇，以神力（神婢）滅絕五通。神婢雖不如
萬生將一通殺除，僅能閹之，免其繼續淫害人間，但其以計謀引一通接近，又
未讓受害婦女在過程中受到驚嚇。而神婢閹五通時顯出其「英爽，機智」一面；
即使被金龍大王問罪時亦「以身自任，甘受杖責」，表現其忠義形象。27雖一通
最後走到吳中，仍有淫害女子，但逃不過被神婢將其生殖器官閹割，喪失性能
                                                     
25
 （宋）洪邁：《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890。 
26
 同上，頁 1804。 
27
 同上，頁 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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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當中如同〈五通〉一篇，將婢女與一通對決的場面道出28，也是強調五通
的可反抗性。兩篇故事借萬生和神婢，兩種來自人間和神界的力量，將五通去
除，回復倫理道德秩序。 
 
四、分析二書寫法不同 
 
蒲松齡《聊齋志異》〈五通〉、〈五通．又〉兩篇對五通的描寫，與《夷堅
志》反抗五通的方式和目的的不同。與《夷堅志》比較下，兩者相同的之處，
均對於人類最初對於五通的表現，是接受為主，並非當五通甫出現而馬上有反
抗。然而，當反抗者的出現後，對五通的接受急轉為反抗，甚至要趕盡殺絕。
這種「先接受，後反抗」的故事結構的相同，可見歷代書寫五通故事中傳承的
一面。儘管如此，《夷堅志》與《聊齋誌異》對於反抗五通的原因、方式，以及
力量來源的不同，成為了二書發展的不同，也是五通故事的流變。例如，《夷堅
志》強調人力反抗的失敗、宗教力量的成功，與《聊齋誌異》強調人力反抗的
成功、人神可合力對五通趕盡殺絕、神力不如人力等著眼點的不同，這樣的書
寫，與二書寫成的時代背景有相關性。 
 
1. 對人力可對抗異類的認同 
在《夷堅志》中，亦有人類反抗五通的行動，如〈五郎君〉一篇，西元帥
積極尋找幕後捉其兒子的主事者，卻不能正面與其交戰，最終失敗。這代表了
在宋朝人力未能有對抗異類的力量。然萬生於〈五通〉一篇，成功將五通殺去
四通，也是為人類能戰勝異類打下強心針，強調人定勝天的思想。 
 
從評論者之看法，可看出對於萬生敢於對抗五通者的讚賞。29而將人類與
神力之比較下，不難見出作者對人力反抗神力，以及神力不如人力，整體對神
的反抗精神。〈五通〉一篇，五通輕易被萬生以刀、弓箭、手掌殺死，還原真身，
除了是速度之快，也是勇氣和正義驅使，自發殺四通。對比之下，雖神婢閹一
通有功，但其行事乃受主人霞姑之命，而霞始下令亦因金生所求，反抗精神始
終出於人類。而神婢因欠缺萬生的快、速和力量，最終只能閹割一通，未能把
                                                     
28
 有關內容為「初以為郎家也；既到，始知其非。比至婿家，燈火已張，入見娘子坐燈下，隱
几若寐。我斂魂覆瓿中。少時，物至，入室急退，曰：『何得寓生人！』審視無他，乃復入。
我陽若迷。彼啟衾入，又驚曰：「何得有兵氣！』本不欲以穢物污指，奈恐緩而生變，遂急捉
而閹之。物驚嗥遁去。乃起啟瓿，娘子若醒，而婢子行矣。」見張友鶴校，（清）蒲松齡著：
《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十，頁 1423。 
29
 蒲松齡以萬生殺五通大快人心作讚賞；何守奇以「萬生豪氣，自是可人」評萬生殺四通動作
之快以及舉止豪氣；但明倫則以「黔驢技此止耳」評論萬生只以一點本領便能殺之，甚至因為
其勇而得姻緣作為回報；而近人李永昶評萬生為「不畏魔怪，勇於除妖的快人形象」、〈五通〉
中兩次殺五通行動，前次表現出其「勇敢機智」，兩次表現其「俠義品格」，蒲松齡安排萬生出
場亦是「順應民心，令人精神奮奇」。同上，卷十，頁 1419-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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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除一通的任務完成。這可見「神不如人」、「人比神更能信任」的結果。 
 
這種人與神滅五通之比較，雖不約而同可乃人神合作殺滅五通，禁其為禍
人間，但可看出人不如神、人定勝天以及人可自救的信息。萬生自發以人力殺
五通之四而被封為英雄，又得木商以女兒下嫁報答恩情；反之神婢因閹餘下一
通而被罰杖刑，主人霞姑被監視三十年，其父金龍大王視之大辱。此等結局的
對比反映人神兩種空間的價值觀不一。這種價值觀的不同，使神間未能意識到
五通在人間的逼害，造就人間對五通的反抗意識出現，亦見神間的秩序混亂，
令人類對神明的信任度減低。從人神性質之別觀之，也可見「神不如人」的一
面。霞姑滅餘下一通前多番顧忌，只可命婢女清理門戶，反被父親視為大辱；
而萬生則可自由任其心意行事，無所牽掛，沒有束縛，為正義之事而行。這也
暗諷人類比神行事更自由。而萬生輕易將五通殺去四通，也是指五通能力並非
如傳說中大，人類可作反抗，也是人力勝天的一種證明。 
 
2. 時代背景的不同 
洪邁收錄民間故事而成《夷堅志》之時，當時的經濟發展十分迅速，文本
中亦可見，不少主角是商賈的身份。宋代時，除了重視農業外，商業貿易也十
分興盛。而五通偏財神的神格，既配合人們貪財的心理，又配合當時貿易繁盛
的時期，故五通的流行實與當時經濟發展有關。另外，文中多提到宗教對五通
的反抗，側面強調了宗教的力量，加強了人們信奉宗教的意欲。有關《夷堅志》
的研究中，多提到文中包含宗教的原素。「宗教為人類文化之重要活動，在我國
儒、釋、道三教並馳，由於民性趨向於現實利益，因而在其競爭之情形中，神
話傳說往往扮演主導之作用。」30文本中反抗五通的道教和佛教力量，實反映了
現實中宗教的流行，而且所有宗教反抗五通的故事都是成功的，降低了人力的
重要並以宗教為重點，從而間接替宗教成為一個宣傳的手法。 
 
蒲松齡為明崇禎十三年至清康熙五十四年間人。經歷兩朝統治期間，於民
間收取不少的傳說，包括五通故事。而滅五通的故事，如其在〈又〉一文補充，
「此事與趙弘一則，俱明季事，不知孰前孰後」，從此見可推論滅五通之事在明
末已開始流傳，由蒲松齡筆錄後在《聊齋》一書刊之。歷史上，蒲松齡成《聊
齋誌異》的清康熙時期，時任江寧巡撫的湯斌奉「糾正當地風俗」之名出任，
其中一事就是將民間崇拜五通的活動停止，並大肆將有關神像毀掉，恢復正統
教化，令民間中止對五通的迷信崇拜。蒲松齡在此時代的影響下，將萬生塑造
成一個勇於對抗五通的勇士，將此種流傳甚久的五通迷信逐一消除，也似是回
應真實生活中，朝廷對五通崇拜的取締。至於湯斌滅五通影響蒲松齡書寫對五
                                                     
30
 王年雙：《洪邁生平及其《夷堅志》之研究》（下）（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頁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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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反抗，還是蒲松齡滅五通之說影響湯斌實難以考究31。但確切的是，在清康
熙時期已有滅五通的行動和思想出現，對五通於民間流傳的空間越來越收窄。 
 
又觀蒲松齡撰寫《聊齋志異》之因，崔相翼認為是蒲松齡由於在現實世界
中得不到滿足，而借小說創作創造其現想中的世界。32而楊柳和楊昌年亦指蒲松
齡的創作動機與對現狀感到不滿有關。33又見蒲松齡於〈五通〉和〈五通‧又〉
對五通結局的改寫，除見出其對五通之反抗精神，也可見蒲松齡刻意抹去宗教
的影響力。前著如《夷堅志》，對反抗五通者的身份描寫，主要以僧侶和道士等
宗教信徒，方式主以法力驅除為主，藉以傳教，吸納信眾。有別於前著，並刻
意將滅五通的成功抹去宗教的影響，減少對宗教的依賴，以人力和神力兩種方
式作為滅五通的根本。這令破除迷信的本旨重新突顯，強調並證明無需宗教等
其他「助力」也可令五通於南方滅絕，以加強民間對五通的反抗。 
 
五、 總結 
 
歷代對五通神話的傳承與流變，隨時代背景的不同，作者會依不同的書寫
目的，借五通故事去表達心中所想。如《夷堅志》中強調宗教的力量，也是與
當時佛、道二教於中土積極擴展，希望吸納更多信眾有關；而《聊齋誌異》則
是以破除迷信和抹去宗教影響力為主。但總括而言，二書仍是對五通持有反抗
的態度，也可見五通傳說的流傳不離對其滅絕的方向。 
 
 
 
 
 
                                                     
31
 汪玢玲認為，蒲松齡書寫五通的故事，是配合湯斌等清代官員「破除迷信，移風易俗」的行
動。見汪玢玲：《鬼妖風情──《聊齋志異》與民俗文代》（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2003），頁 329。 
32
 崔相翼引用心理學佛洛伊德學派提倡的『文藝就是慾望滿足』的理論作解釋蒲松齡的創作動
機。佛洛伊德學派「以為文藝是慾望的滿足，而慾望是透過某種對象才能形成，並需要以現實
世界為基礎才能展開。當中提出一個假設：如果作者在現實世界中不能得到滿足，這些不滿可
在非現實世界的第三世界中得以消除，因此有『作者由於對現實世界不滿才創造理想世界以彌
補之』之論。而崔氏認為此說法有助解釋蒲松齡創作《聊齋志異》的動機，是「因為不滿意現
實世界，想創造一個理想世界來彌補」，而寫下《聊齋》一書。見崔相翼：《聊齋志異硏究》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77），頁 33。 
33
 楊柳：《聊齋志異研究》（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58），頁 18-19。楊昌年：《聊齋志
異研究》（台北：里仁書局，1996），頁 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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